
我在寂寞的徽州
■散文　文/陶方宣

我又到徽州来旅行 ，不能说旅游 ，应该说凭吊——我走在
那 白 得像 白 天一样的宣纸上 ，我浸在那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
墨中 ，我在寂寞的徽州寂寞着 。我只能说我在寂寞的徽州 ，不

能说美丽的徽州 ，它给予旅人 不是那种美丽的感觉 ，宣纸已
经发黄 ，徽墨已经干枯 ，好象它不能再出胡雪岩那样的大徽
商 ，不能再出胡适那样的大文人 ，现在它留在世人的 ，只有一
些破败腐朽的老屋 ，在月 光下像纸扎的灵屋一样虚幻 。

这种寂寞和残缺可能更具一种审美 的可能 ，更能打动
人心 ，如果古徽州到处都是崭新和漂亮 ，那你会有一种什么
感觉？在南屏村的那个晚上 ，在黑漆 阴 暗的老房子上 ，我看
到一片 漂 洗得纤 尘不 染 的 月 光——那 晚 我投 宿 在 农 家 老
屋 ，睡那种带美人靠的雕花古床 ，推开阁楼的雕花木窗 ，就
看见 白 墙黑瓦的古民居 、高高低低的青 山 和房檐下大大小
小的燕巢 ，几十只泥筑的燕巢一串一串垒在山 墙上屋瓦下 ，
让人叹为观止 。晚餐喝了 几杯农家 自 酿的米酒 ，那是九月 初

九 ，天黑得如 同一团徽墨 。在我一愣神的时候 ，月 光就从某
个老房子顶上漫过来 ，像一盆凉水浇了一身 ，像秋霜 ，像宣
纸 ，我在城市里几十年从不曾 见过如此美好的 月 光 ，感觉 自
己一下子变得纯洁如婴 。几天后 ，我一个人来到另一个地方
——泾县的章渡 ，原先泊在青弋江岸边的小镇完全废弃了 ，

药号 、书画店 、饭馆 、旅栈 、青楼里空无一人 ，偶尔有几个老
人在门前晒太阳——曾经 ，这里是徽州的一大重镇 ，因为水

运的便利 ，古徽州 出 产的文房四宝和茶叶 、竹木 、柴炭等 山
货都在此交易 ，然后运抵芜湖 中转到上江汉 口 重庆 、下江南
京上海 ，当 年新四军也在此长期设立过据点 。现在 ，那条足
足有两里路长的古街像条鲜活的鱼儿在时间 的长河里静静

地死去 ，腐烂 ，家家雕梁画柱的 门前艾草丛生 ，让人 倍感 岁
月 的无奈和苍凉 。

其实这样的场景你在徽州旅行时随处可见 ，寻常的庭院 、

檐草 、水井 、栏椅 、青瓦 、花窗 、隔扇 、斑驳的砖墙 、倒圮的祠堂 、
雕梁和古桥——它们在我眼里 ，是美的 ，已经脱离了一般意义
上的建筑点缀 ，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 。不是么 ，在老房子里
在老街上 ，母亲反抗旧式婚姻 ，父亲经营染布作坊 ；天真烂漫
的祖母最后变成耄耋老妪 ，妻妾成群的祖父最终尸抛荒郊
——老房子是宗祠 ，昔 日 四水归堂的家族宗亲如今已迁徙他
乡 ；老房子是戏院 ，旧时 乡 韵动人的黄梅徽调如今已流散失
传。如今 ，老房子已倒塌 ，古徽州已寂寞 ，故 乡 物是人非 ，故土斗
转星移 ，但江姓还在胡姓还在 ，青山还在夕阳还在 ，倒塌的宗祠
还在霉烂的家谱还在 ，那是姓氏的根 ，也是家族的根 ，我在徽州
就无数次看到那些来 自欧美港台的同胞来寻根 ，站在宗祠的蛛
网下坐在老屋的青草上 ，白 发苍苍的老者常常泪如雨下 。

我走在寂寞 的徽州 ，走过一个又一个 白 墙黑瓦的古村
落——黑的 瓦檐 白 的墙壁 ，黑的徽墨 白 的宣纸 ，像带孝一
样 ，祭奠那个业 已逝去的古典唯美的农耕 岁 月 。

落 日 和 鸟
■散文 文/叶紫云

冬 天

时 ，树只

有枝没有
叶 。日 落

的 时 候 ，

在夕 阳里也会很美 ：树枝上

立着几只鸟，“啾啾”的鸣叫
着 ，有时追逐着 、嬉闹着飞来
飞去的 ，总是不离那几株树

的枝 ，很是 自 然的恬静 。看那

树便有了 老的韵味 ，老又添
了情的意趣。有鸟 、有 夕 阳 、
有树枝 ，画的意境就映衬得
很美 ，很清静 。

“ 枯藤老树昏鸦 ，小桥流
水人家，……夕 阳西下”，这
样的美境 ，就是这样温馨的
意境 ，诗人却用 一句 “断肠人
在天涯 ”给划了一刀 ，多少次
读 它 都 会 有 这 样 郁郁 的 感
受 。心里有了不安 ，好像就此
对不住谁似的 ，心里就这样
惴惴着很 多 日 子 。

夕 阳 下 ，我坐在一张木
条长椅上 ，旁边没有人 ，只有
我孤零零的 ，夕 阳慢慢地往
下沉 ，我很伤感地坐着 ，夕 阳
的沉落宛如我 也在沉落。“白
发 苍 苍 时 ，落 目 里 还 会 有
谁？”我的 白 发轻轻地飘乱 ，
有一双和我一样苍老的 手指
抚顺它……，很凄美的故事 ，
我在追随故事主人 公的脚步
里走进 夕 阳……，很感动的
样子 。

一个小孩 儿蹀躞而匆忙
地来到我的 身边 ，他真小 ，一
岁 还是两 岁 ，怕连 呀呀学语
都不会吧 ！然而 ，他竟毫不犹
豫的双手向 前抓 紧 着长椅的
空隙 ，一脚点地一脚抬起往
椅子上爬 ，我回 头看着他 ，他
歪着脑袋问我：“阿姨 ，你在
看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看 夕 阳。”他
若有所思后又问我：“它漂亮
吗 ？有我姐姐漂亮吗？”我说 ：
“ 它很漂亮 ，像你奶奶一样漂
亮。”他嘲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奶
奶才不漂亮呢 ，脸上满是皱
纹 ，像一朵枯的花。”我说 ：
“你说错了 ，他们都很美 ，只
是美的方式不一样罢了。”

咦！小孩 儿怎么会知道
这些 ，谁和他说过？我又和谁
在说话 ，说这么深奥的道理？
显然 ，小孩是不存在的 ，最起
码与小孩 儿的对话是不存在
的 ，与一个咿呀学语的小孩

儿 是说 不 了 这

样 的 话 的 。但

它 一 定 存 在 ，

冥 冥之 中 确实

存 在过 ，它 像
一抹粉红色的 夕 阳 ，只不过 ，

冲我眯笑了一下就消失了 。

“ 鸡栖于 埘 ，日 之 夕 矣 ，
羊牛 下来。”这也 是 一 种 印
象 ，非 常 刻 板 的 一 种 印 象 。

在边 远 闭 塞 的 农 村 还 能 见
到 这 幅 景 色 ，但你 见 到 时
绝 不 会 感 到 陌 生 ，她 似 乎
是早 已 在 你 的 记 忆 里 贮 存
着 了 ，是那 么 宁静祥和 ，真
有 一 种 暖暖 的 回 家 的 亲 切
和温馨 ，那 种纯净之 美 ，会
让你忘 记 。

我曾经忧伤地坐在陕北

的崖畔上 ，坐了一个下午 。我
不明 白 我 当 时为什么会那样
忧伤 ，没有办法 ，只好就那样
静静地坐在那里 。对面的半
山 墚上有一户 人家 ，我面西
它面东 ，是那种窖洞式的住
处 ，我不知道它 里面的构造 ，
但 从 外 面 看 到 的 是 一 户 人
家 ，半圆 形的格子窗 门有着
些许破败 。

太 阳终于依着 山墚向 下
沉落着 了 ，我静静地观望着
落 日 ，落 日 的 霞 光流淌着 万
紫千红 的 美丽 ，映得天边尽
是温暖祥和的橙红 色 ，我的
心里也有了 一丝丝的暖意 。

就在我坐 累 了 准 备离去
的时候 ，有 几句忧伤 的信天
游在 山 沟 里飘荡 ，信天游是
忧伤 的 ，却很 明 亮 。随 着歌
声 ，先 是 几 只 羊 翻 过 了 山
坡 ，从那片橙红 色 里走 了 出
来 ，后面跟 着一 个头缠 白 羊
肚手 巾 的 后 生崽 ，在 落 日 里
唱信天 游 。他在唱 ，我在听 ，
听 到 了 几句恍 恍 悠 悠 的 词
“ 上一道那个坡来坡 ，/哎哟
哟 哎 ，/下 一 道 个 梁 哎 ，/想
起 了 那 个 小 妹 妹 哎 哟 哟
哎 ，/好 心 慌 ，/哎 哎 哎 嗨
嗨。”他一边拦着他的羊一边
唱着他的歌 ，“你在那个 山 崖
崖上 ，/哎哟哟哎 ，我在沟 ，/
探 不 上 那 个 拉 话 话 人 ，/哟
嗬哎 ，/招 一招手哎哟哟。”
不知道他是唱给谁 的？他的
歌声在 山 沟 里 回荡着 ，似乎
漫 山 遍 野 都有 了 他 的 歌 声 ，
他就是落 日 里的鸟吗？我抬

头望去 ，漫 山 遍野都
是暖暖的橙红 ，他就
在这一片橙红里 ，还
有我 也 在这 片橙 红
里 ，置 身 于这 么 温
暖 、这么明艳的景色
里 ，我不再觉得有什
么是忧伤 。这片落 日
和 霞 光救 了 我 的 情

绪。从此 ，我经常怀
念那天下午 ，那个橙
红 色的下午 。

瓶 供
■散文　文/吴梦川

我是个恋花且懒惰的 人 ，

折中的办法 ，就是去把那些将
开未开的花蕾弄了来 ，用清水
泡开在花瓶里 ，既可于坐卧间
饱享花之色香 ，又可免去劳作
之苦 ，如此花道 ，我称为瓶供 。

积数年之审美经验 ，瓶供

最好不取芰荷 ，免落俗套 ；花
的颜 色外观在其次 ，关键要有

香气 ：再美艳的花 ，若无香气 ，
美就大打折扣 ；再俗野 的花 ，
有了 香气 ，则暗蕴灵秀 。这花
香 就跟女 人 的 气 质 修 养 一样
重要 ，香要适
度 ，太过浓郁
便 有 浅 薄 之

虞 ，以清淡为

宜 。四 时 之

花 ，梅兰菊桂

最佳 ，栀子茉莉 月 季亦可 ，若

无花可供时 ，取水畔芦花和 山
原芒花三两茎斜倚瓶中 ，亦能
平添一段萧疏之气 。

而瓶供之极品 ，我 以 为要
数芍药 。

芍药外型极艳丽饱满 ，色
是雅致的水粉 ，香是清淡的药
香 ，形色香 皆拔萃于群花 。它
的 外观和牡 丹 相似 ，区 别 在

“ 神 ”上 ：北方牡丹有王气 ，是
皇室的雍容华贵 ；南国 芍药温
婉清丽 ，是民间的碧玉 。唯其

如此 ，我才偏爱了芍药 ，因它
的可亲可近 。

芍药天生是属水的 。南国
多湖沼 ，气候温润 ，滋养 出 了
芍药的 灵 秀飘逸；“念桥边红
药 ，年年知为谁生”，姜 白 石的
一声喟叹 ，道出 了芍药与水的
渊源 ：既生桥边 ，日 日 吮吸的

焉能 不是桥 下 水 ？既 沾 上 了

水 ，便成了 水做的花朵 ，自 有
一番冰清玉洁的风骨 。芍药的
最佳生息地应 当 是扬州了 ，只

因烟花和豆蔻 已成千 古绝 唱 ，

芍 药花便成 了 古维扬 那 点 泪

痕洇湿的胭脂 。因此 ，心下的

这份爱 ，就有了恻恻怜惜 ，有

了 隐隐疼痛 。

一个暮春的午后 ，我又捧
回了数支芍药花蕾 。

青花瓷瓶里盛满了 清水 ，

花骨朵儿凌空飞翘着 ，鲜嫩水
灵 ，干干净净 ，未沾一星半点

儿风尘 。日 复一 日 ，它们一点

点轻启慢裂 ，好象 内心有掩饰
不住的喜悦 ，又像是听到了一
桩十分可笑的事 ，先是微笑 ，
优雅而含蓄 ，极 力要坚守笑不

露齿的古训 ，慢慢地 ，它们就有
些撑不住了 ，终于有一天，“扑
哧”一声绽开了最无忌的笑靥 ，
硕大饱满的花朵伴着清雅的芬

芳直逼心底 ，我惊奇于它们离
开了土壤照样能倾国倾城 ，这
该是 “天生丽质难 自弃”的最好
见证吧？

此 后 每 天

我 都 要 屏 息 静

气 观 望 它 们 一

会儿 ，我 多么希

望 它 们 就 这 样
永远笑下去 ，和

我长相伴 ，与我长相忆 。然而 ，
世间真正美的 东西 ，谁也不可

能真正 占有 ，美只能产生 ，或
者毁灭 ，并且总是转瞬即逝 。

当 第 一 瓣 落 花 悄 然 无 息
飘落案上 ，那是一颗美人迟暮

的清泪 ，我甚至听到了一声裹
着香气的叹息 ，以及衣裙窸窣

的仓皇 ，行色匆匆的悲凉。一
片 ，又一片 ，曾经组合 出绝伦

美 妙 的 花瓣现在 已 变 得 支离
破碎 ，七零八落洒满桌案 ，当

最后一瓣落花攥于掌心时 ，绸

缎 般 光 滑 细软 的 体 表 下 透 出

一线游丝般衰弱 的呼吸 ，我感

觉到了彻骨的寒意 。

我攥着那瓣落花 ，突然看

见了一个朦胧的 背影 ，一个游
走 于蒺藜 丛 生 的 黑 夜 和 虚 无

苍 茫 的 月 光 之 间 的 女子 的 背

影 ，发如经幡 ，心似冰碾 ，象一

朵无根无土的水 中 花 ，无依无
凭流落人间 。

从 一 朵 落 花 的 背 后 绕 过

去看红 尘 ，我的眼 中 忽然泪水

盈盈 。

夜色 已经降临人间 ，黑暗

将我和落花一并吞噬 ，我望望
那个青花瓷瓶 ，瓶 口 上空空如

也 ，让人怀疑那上面曾供过无

数的热闹繁华 ？
女人如花 ，本 已是错 ；瓶

水供花 ，更是错上加错 。上苍

啊 ，谁知我这 多少年 的风雅 ，

竟堆积了 多少的罪孽 ！

小品两则
文/李志

老故事

母亲 曾 经讲 了 这 么 一 个
故事 ：

她 的 外 公 ，从 前 会 偷 东
西。有一天 ，他到别人的菜园
里偷菜 ，不料被人看见了 ，谁
看见呢？喏 ，就是菜园 的主人
呗 。可 是那人 看 见 了 却 不制
止 ，反而转身便跑 。外公以为

他去告官连忙赶上去 ，不料菜
园主人却进了 自 己 的家 门 ，还

把门关上了 。

外公在门外想了好久 ，最

终还是上前敲起了 门 。门开了

外公说：“我被你看见了。”
那人说 ：“看见了什么 ？我

今 天 连 门
都没 出。”

“ 是被
你看 见 了 ，
偷 你 的
菜。”外公说 ，“我现在没法做
人 了。”

那 中 年 人 笑 着 说 ：“你说
什 么 呀 ！咱 们 是 邻居 ，你 只 是
想 知 道我那菜 为 啥 长 得 那 么
好 ，对吗 ？我 那 菜 ，好 看 ，也
好吃 ，不信 ，你 尝 尝。”说 着 ，
他真 的 走 到 天 井 边 ，从 悬 篮
里抱 出 两 棵菜 ，硬 塞 到 外 公
手 里 。

后来 ，外 公成了邻里众 口
称赞的品行好的人 。

小时候听这个故事 ，听不
懂 ：看 见了 坏人坏事应该冲上
去 ，菜园 主人怎么掉头就走了

呢？听懂母亲讲的这 个故事 ，
我费了 二三十年的时间……

播种 温暖

有两个 中学生 ，一个叫 麦

克 ，一个叫 杰西 ，两人是好朋
友 。

有一次考试 ，杰西把 自 己
的试卷交给麦克抄 ，老师发现
了 ，决定惩罚他们。老师亮出
了一根长长的松木板 ，然后让
他们 分别 趴在一张 长 桌 的 两
头 ，不许相互看 。

惩罚开始了 ，先是麦克听

到杰西挨打的声音 ，接着是杰
西听到麦 克挨打的声音 ，叭 ，

叭 ，叭 ，每一
下都像是打
在心上 。

突 然 ，

麦 克抬起 头
来 ，苦苦哀求道：“老师 ，你不
能打杰西 ，他是怕我考不及格
才把试卷递过来的。”杰西也
抬起 泪 光闪 闪 的脸说 ：“不 ，要
打就打我 ，是我硬把试卷塞给
他的。”

老师微微一笑 ，说：“我的
好孩子 ，你们都听错 了 ，我刚
才打的 是靠椅的坐垫 。考试看
别 人是不对的 ，但你们如此珍
惜友 谊 ，说 明 你们都是好 孩
子 ，老师相信 ，下一次你们都
能考出 好成绩 。

在后来的考试中，麦克和
杰西果然 双 双 考 了 高分 。

乘 着 春 天
文/漱玉含香

乘 着 月 色 ，我要 用 风

修 剪 那 院 中 的 紫 丁 香

那 些 ，瑟 瑟 发抖 的 屋 檐 冰 凌
子

沿 着 潮 湿 ，成 为 滚 烫 的 泪 滴

敲打 着 ，一 颗 心 说好 痛

红红 火 火 的 年

原 来 ，可 以 这 样度过

对联在褪 色 ，爆竹 沉 默 着

那 些 烟 花 ，在 记 忆 的 空 中
飘 舞

乘 着春风

原 来 ，爱 情 也 可 以 这 样 重 逢

我 们 的 眼神 开 始 闪 烁 不 定

言 辞有 些 含糊

只 好 ，看 桃花 的 笑脸

最 先透 出 的 那 点 绿

在 二 月 空 洞 的 眼神 延伸

有 些 词 语 ，还 来 不 及雕饰

春风 已 经 明 媚 起 来 了

我 ，一 直蜗 居 在 这 些 诗行 中

那 些 用 血 喂 熟 的 句 子 ，在
疯 狂 滋 长

不 要再 等 淅 沥 沥 的 雨

脱掉冬 的 臃肿

粉 色 的 春 ，就 这样款款走 来

我要乘 着春 天

裸足 ，奔 跑 在 软 绵 绵 的 草 地
上

让 我 的 长 发 ，那 些 千 丝 万 缕

的 情愫

从春一 直铺 到 秋

短信息
■散文　文 /邢庆杰

中 午 ，吴 明 下班后 一进

家 门 ，就听到卧室 里有手机
的 鸣响 。他知道这是妻子 王
晓晓 的手机在响 ，就没有理
会 ，自 顾换上 了拖鞋 ，脱下
了 外衣 ，然 后直 奔洗手间 。

一推门 ，没推动 ，妻子 在 里

面说 ，等 一会 儿 。

吴 明 就来 到卧室 ，他想

先躺 一 会 儿休 息一下 。妻子

的 粉 红 色 手机 就 在 床 上 躺

着 。他随手拿起来 ，看有 个
未读信息 ，就调 了 出 来 ，一

看 ，他的 火 “腾 ”地一下就 冒
了 上来 。他 冲 洗手 间 猛吼 ：
王 晓 晓 ，你她 妈 的 给 我 出
来 ！

信 息 是 一条 黄 色 信 息 ：

说是 火 车站 的 售票厅里 ，很

多 人排了 很长 的队买票 。一

个 小 伙 子 急 急 火 火 地赶 进
来 ，对排在

前 面 的 一

位 妙 龄 女

郎 说 ，小

姐 ，麻 烦

您 ，让我从你前面 插一下行

吗 ？那位女孩说 ，不行 ，你到

后面 去排 队 吧 。小 伙 子 说 ，

姐 ，我有急事 ，求求你了 不
行吗 ？看 着 小伙子焦急 的 样
子 ，女孩动了 怜悯之心 ，就

说 ，好吧 ，不过 ，你不能 从我

的 前面插 ，只 能 从后面 插进

去 ……由 于 妻 子 的 手 机 上

存有 同事的 号码 ，所 以 “信
息来源 ”上就显示 出 了 “马
小鹏 ”的名 字 。

王 晓 晓 从 洗 手 间 里 出
来 ，不高兴地问 ：什么事 ？这
么 大嗓 门 ？

吴明 说 ：还什么事？你

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 事 ？
说完 ，就将手机扔给 了 她 。

王 晓 晓 看 了 手 机 上 的
短信后 ，脸上也有 点 儿 不 自
在 ，她愤愤地说 ：这个 马小
鹏 ，也太过分 了 ，怎么 发这
种信息给我 ！

吴 明 冷笑 了 一下说 ：恐
怕 他 不 是 第 一 次 给 你 发 这
种信息吧 ！

王晓晓警觉地问 ：你什
么 意思 ？

吴 明 又 冷 笑 了 一 下 说 ：
什 么意思？没 意思 ，能给 你
发这 种信息 ，看 来 关 系 不 一
般 呀 ！

王 晓 晓 大 怒 道 ：吴 明 ，
你把话说清 楚 点 ！什 么 叫 关
系 不一般 ！

吴 明 也 不甘 示弱 ，用 更
大 的 声音喊 ：你们关 系 就 是
不正常 ，如果 是正 常 的 同 事
关 系 能 发这 种信 息吗 ？

两 人吵 了 起 来 ，愈 吵愈

烈 ，最 后打了起来 。

打够了 ，摔够 了 ，室 内
一 片 狼 藉 。王 晓 晓 摔 门 而
去 。

看着乱 七八糟 的家 ，吴

明 一股 恶 气又 涌 上心头 ：都

是 马 小 鹏 这 个 王 八 蛋 破坏

我 的家 庭 ，我也不能让他安
生 ！

吴 明 找 了 一把 水 果 刀 ，

径直 出 了 门 ，打的 直 奔妻子

供职的 《城市生 活报 》社 。
如 果 吴 明 找 马 小 鹏 的

最初动机 只 是一时冲动 ，那
么 他 在 出 租 车 上 的 丰 富 联

想 就 为 他 的 冲 动 增 加 了 巨
大 的 能量 。吴明 一边走一边

想 那 条 短信 息 的 事 ，越 想 ，

他 越 觉 得 王 晓 晓 与 马 小 鹏

不清 白 ，随即一些有关马小

鹏 和 王 晓 晓 在 一 起 的 不 良
联 想 浮 上 心

头 ，使他对马
小 鹏 产 生 了
强 烈 的 嫉

恨 。

吴 明 一 点 儿 周 折 也 没

费 就找到 了 马小鹏 。他对妻
子供职的 单位太熟悉 了 。

吴 明 质问 马小鹏 ：你和
王晓晓 到 底是什么关 系 ？

马 小鹏初时一愣 ，但随

即 就坦然 了 ：什么关 系 ？当

然 是同 事关 系 了 ！
吴 明 又 问 ：既然是 同事

关 系 ，为什 么 发那么 下流的

短信息 ？

马小鹏说 ：吴明 ，你是

不是吃错药了 ，我给王晓晓
发短信 息关你什么事呀 ！

吴 明 被 这 句 话 噎 得 差
点 儿透不过气来 。吴明掏 出
了 藏在衣袖 中 的 水果刀 。

王晓晓离开家 后 ，向报
社的 方 向 步行 ，以调节 自 己
的 情绪 。快 到 报社 的 时候 ，
她接到了 一个 电话 ，是她的
大学 同 学 、马小鹏的 妻子刘

柔 柔打来 的 。刘 柔 柔 与她调
笑 了 几句话 后 问 ：我给你发
的 短信息好 看吗 ？

王晓晓 一愣 ：我接到 的
是马 小鹏 发 来 的 呀 ！

刘 柔 柔 说 ：马 小鹏早上
把手机忘 在家 里 了 ，我闲 着
没 事 ，就给 你发 了 一 个 。

王 晓晓委 屈 地 说 ：你干
嘛 要 发 这 个 ！说 完 就 挂 了
机 。

这 时 候 王 晓 晓 已 经 到
了报 社 的 楼 门 口 。她还未进
门 ，就看 见 几 个 同 事风风 火
火 地 抬 着 血 淋 淋 的 马 小 鹏
涌到了门口 。

王 晓 晓 的 脑 子 里 “嗡 ”
地 乱成 一 片 。

柜 台 里 的小人书
■ 散文　文 /张小失

小时候每天上学我都要
经过一家 杂货铺 ，比较特殊
的是 ，这间杂货铺除了 卖 日
常生 活用 品 ，还在柜台 角 落
摆了些小人书 。

那 是上 世 纪 80年代初
期 ，出版物不像今天这样泛
滥 ，零卖小人书的杂货铺在
我们孩子眼 中 显得很珍贵 。

而且 ，当 时社会上的小人书

大 多 是 “文革”遗留下来的
“政治书”，味同嚼蜡 ，比起杂
货铺里的水浒 、西游 、三国 ，
那就差远了 。

一次 ，我偶然 发现新上

柜三册 《聊斋志异》，心中 一
惊 ，然后是喜悦 。我叫守店的
大妈拿一册给我看看 ，她就
拿了 。翻着翻着 ，就迷住了 ，
看得津津有味 ，浑然忘我 。正
看到一半处 ，忽然书被 人劈
手夺过 ，还嚷嚷：“你买不买
啊？！”抬头 ，是大妈的儿子 ，
正气呼呼地将小人书归位 。

大妈责备他：“小孩子 ，给他

看看呗！”儿子说：“这是卖
的 ，翻旧 了 卖给谁去？”我 当
时恼 羞成 怒 ：“谁 说我 不买

了？”他说：“钱呢？”我说 ：“忘
记带钱 ，过几天就买！”

我是个小学生 ，哪里来

的钱啊？思来想去 ，没得法

子 。以前曾 以买练 习 簿或铅

笔为借 口 骗过妈妈的钱 ，后

来败露 ，妈妈就不再轻易给
我钱 ；更何况 ，三册 《聊斋志
异》至少也得三毛钱 ，这样一
笔 “巨款”，一时三刻 也骗不
来 。所以 ，以后每天上学经过

杂货铺 ，我都感到挺揪心 。如

果大妈的 儿子不在 ，我就进

去瞅瞅 ，看那几本书在不在 ，

只是不再好意思要书看 。
这么着瞅了 几次 ，大妈

洞 察我的心思 ，一次就问我
要不要 “翻翻”？幼稚的 自 尊
使我摇头说：“不 ，我正在攒
钱准备买回 去看。”大妈笑

笑 。

过 了 一个 月 ，那三本书
都 还 在 原 位 没 动 ，我 心 稍
安 。但买书的钱还是遥遥无
期 。这时天渐渐热了 ，夏季来
临 。一天下午上学 ，妈妈意外

地给我 5分钱买冰棍 ，让我

好一阵激动 ！说实话 ，若在以

前 ，这 5分钱在我手 中 停留
不会超过 10分钟的 ，但那次
我就忍住了 ，坚决不动它 ！我
要攒足钱 ，买 回 丢失在杂货
铺的 自 尊 ！

约一周 后 ，妈妈再次给

我 5分钱 ，我又攒下了 ，觉得
自 己离那三本书又近 了 一大
步 。不久 ，学校旁边出现一家
回收废旧物的店铺 ，一打听 ，
说是需要塑料 、铁等等 。我大

喜！当 天回家将两双破凉鞋 、
一个 自 行车 后 架 拿 去 卖 了 1
毛 1分 钱——加上原有 的 1

毛钱 ，我 已 经拥有 2毛 1分
钱 。

雄赳赳气昂 昂 来到杂货

铺 ，问大妈：“2毛 1分钱能
买 几本 《聊斋志异》？”大妈有
些惊讶地望我一眼 ，然 后拿

过那三本小人书：“9分 、1毛
1 分、1毛 2分 ，共计 3毛 2

分……”她又看我一眼 ，像是
要核实我的 身份，“这几本书
嘛 ，卖不掉 ，所以折价一半 ，
三本共计 1毛 8分 ，你的钱
够了 ！”

那份狂喜 ，简 直是天上

掉馅饼啊！正 当 我伸手接书
时 ，旁边一个顾客说：“张嫂
子 ，你这是糊弄我吧？上个 月

我说要买 《聊斋志异》，你说
被人定 了 ，今天却卖给一 个

小屁孩 ，还是半价？”我分明
看见大妈 向 那人摆手 ，还捣
捣他的 肩 ，似乎在暗示什么

长大后 ，这幕情景一直
镌 刻 在 我 脑 海 中 ，难 以 忘
怀 。

老外斯特
文/李小合

S 国 某公 司 派遣

一名 总经理斯特来 T

市 ，负责中 国市场开
发 。作为翻译 ，我到
机场迎接他 。斯特总
经理被我带到 T市最
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亚
欧大酒店 ，按照安排 ，
他将在此度过他在中
国 的三年任期 。

在宾馆门前下了
车 ，斯特却停步不前 ，
他问 ：“公司在什么地
方？”我说：“公司离宾
馆约有 30公里 ，不过
每天有车接送。”斯
特又问 ：“房间每天 多
少钱？”我回答 ：“每天
带 早 餐 500美 元。”
“ 一 个 中 国 雇 员 每 月
的薪水是 多少？”我苦
笑 说 ：“我 的 月 薪 最
高 ，但还赶 不 上您一

天的房钱。”斯特拍拍我的 肩
膀 ，转 身跳 上汽车 ，命令我们
回 到 公 司 。

事情的 结果是 ：斯特在
公 司 内 找 了 一 间 房子 住 下 ，
因 为 没有生活用 具 ，我 又带
他到 街上去买 。他比较 了价
格 ，买的 都是 自 己 满意而且
价钱又 不贵的 东 西 。

第二天 ，斯特开 会 ，宣布
加薪 。斯特把我的 月 薪加到
501美元 。宣布这个决定时 ，
斯特对着我伸 出 左手 ，食指
和中指伸直 ，摆 出 一个“V”字
形 ，表示胜利 。

斯特很勤奋 ，加上他的
突击训练 ，三个 月 后 ，他的汉
语已经说得非常流利了 。斯特
弄懂了汉语后 ，总是在科室 、
车间到处窜 ，跟人交谈 ，常常
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。秘书小姐
急得直哭 ，怕时间长了 ，要炒
她鱿鱼 。所幸我兼任财务部主
任一职 ，尚 无大忧 。

年终 ，税 务局要搞大检
查 。一天上午 ，十点 多 了 ，来
了十 多个人 ，一个人一本账
看得挺认真 。到了 中 午 ，还没
有要走的样子 。我明 白 是啥
意思 ，管一顿饭 ，再送点礼
物 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。可就
是找不到斯特 。我们几个主
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。直
到 中 午十二点 ，斯特才突然
出现在门 口 。我们都喜 出望
外 。一见斯特来了 ，十几位税
官愈 发认真地翻阅 。斯特仅
仅是打了 个招呼 ，又转身走

了 ，只 要你在认真工作 ，斯特
从不打扰 。

我急忙 跑过 去 ，费了 大
的劲 ，才把话说清楚 。

斯特问：“我们都照章纳
税 了 吗？”我说：“那是 当 然 。
国 家 的税都交 了 ，但——”我
不知如何解释我们同 胞的 行
为 ，只好说 ：“你看 ，都该吃午
饭 了 ，是 不 是 留 他 们 吃 顿
饭？”斯特想了 想说 ：“那就每
人送 一份工作餐吧。”

那 天 的情景 可 以 想 象 ，
工作 餐送去后 ，人家 根本没
动 ，检查 人 员拂袖而 去 。

果然 没 多 久 ，检查 人 员
又 来 了 。如此三 番 ，斯特终 于
明 白 过 来 ，这 是 “中 国 国
情”。公 司相 邻的 “富豪酒楼 ”
主动找上门来 ，说如果在 “富
豪 ”定点招待 ，可享受八折优
惠 。于是斯特就成了 “富豪 ”
的常客 。

三年后 ，斯特的任期届
满 ，回到 S国 。

不久 ，我接到斯特的 来
信 ，说他失业了 。他因有贿赂
税官的嫌疑 ，被处 以罚金 ，并
被解雇 。

又过 了一段时 间 ，斯特
突然给我打来 电话 。斯特很
兴奋地说：“有个公司聘我担
任中 国市场的总裁 ，我又到
了 中 国 。我现在住在亚欧大
酒店 。晚上请了 几个朋友吃
饭 ，你也要来哦……”

我握着话筒 ，不知该怎
么回答他 。
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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